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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暮天寒，又是一年腊月时。当荆州的街头巷尾，
弥漫起谷物与干果在文火的慢炖中交融的甜暖气息时，
便告诉我们，腊八节就要到了。大寒时节，捧着一碗热
气氤氲、用料丰俭由人的腊八粥，那稠厚绵密的滋味，在
舌尖慢慢化开之时，思绪却常常飘向历史的深处。看似
一碗寻常的粥糜，究竟沉淀着怎样厚重的时光与复杂的
文化记忆？其实，一碗腊八粥，早已超越了果腹的范畴，
成为一个微缩的文明容器。这份文化的珍贵，不仅在于
悠久的历史叠影与多元的文化源流，更在于以一种极为
可亲可感的方式，将家族的记忆、地域的风俗乃至整个民
族的集体意识紧密相连，并在代代相传中守护共同的精
神原乡。

“明日一杯何处酒，过江同吃是佛粥。”明代袁宏道的
诗句告诉我们，腊八、腊八粥与佛教之间的关联。当年，
公安三袁兄弟，常在腊八这天相约从阧湖堤过江到江陵，
去寺庙里吃“佛粥”，过腊八。吃“佛粥”的源起，与佛祖释
迦牟尼的悟道传奇紧密相连。传说，苦行已久的释迦牟
尼，因牧羊女在腊月初八，端来一碗大米奶粥，解了他的
饥饿困境，从而在菩提树下证悟成佛。后世佛门，便于每
年腊月初八举行浴佛活动，施粥扬义，以示纪念。据此，
有学者认为，腊八节吃腊八粥之俗，是同佛教一起传入我
国的。

于是，“腊八”便成为佛教重要的“成道节”。这一传
奇故事，充满了慈悲与感恩的宗教温情，为腊八注入了神
圣的光晕。唐代诗人杜甫《腊日》诗中宫廷节庆的描绘，
宋代诗人欧阳修与陆游笔下民间食粥习俗的记述，无不
与这一背景相关。

不过，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佛教传入之前的华夏腹
地，一条更为古老、根系深植于本土农耕文明的脉络清晰
可见。腊八节的风俗，在我国由来已久，最初是为了祭祀
祖先、祈求丰收和吉祥安康。《礼记·郊特牲》中“天子大蜡
八”的记载，揭开了上古“腊祭”的序幕。东汉应劭《风俗
通义·祀典》里，追溯得更为清晰：“礼传曰，夏曰嘉平，殷
曰清祀，周曰大腊，汉改为腊。腊者，猎也，言田猎取禽
兽，以祭祀其先祖也。”可见，“腊”之本义，乃是岁末丰收
后，以猎获禽兽合祭先祖与百神，以酬谢护佑、祈愿来
年。后来，楚人对“大蜡”进行了改造，注入了楚文化的因

子。《湖北民俗志》里说，起初“古代行腊祭并无固定日期”，荆楚地区在
“南北朝时，腊日为阴历十二月初八日，阴历十二月俗称‘腊月’，故为
‘腊八节’”。总之，以“报本反始、慎终追远”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与自然
敬畏的仪式，构成了腊八的原生内核。《荆楚岁时记》里说，荆楚于腊月
初八“击细腰鼓，戴胡头，作金刚力士以逐疫”。这热烈朴野的民间傩
仪，正是上古巫风驱疫、渴求康宁愿望的鲜活遗存，展现出强烈的地域
文化性格。

腊八节，作为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面对着两套并行乃至交织的节
日叙事，一是源于超越性的信仰启迪，一是生于土地呼吸般的生存实
践。由此成为两种伟大传统相遇、对话与融合的绝佳文化场域。佛教
的“成道日”，并非偶然选择华夏固有的“腊日”，这应是一种深刻的文化
调适与“中国化”的实践。外来的宗教节日，借助本土已有的时间框架
与祭祀传统，得以更顺利地嵌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节律；而古老的腊祭，
也因吸收了佛教慈悲普度的思想与施粥济困的实践，丰富了其人文内
涵，强化了社群凝聚力。一碗粥，从寺院的斋食，走向千家万户的灶台，
完成了从宗教圣物，到全民民俗符号的创造性转化。这，正是文化传承
中“嫁接”与“新生”的生动体现。

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腊八粥形态的演变，是一部更细腻的文
化传承史，其间闪烁着非常鲜明的楚地智慧。腊八粥的早期形态，是
与“驱疫”观念紧密相连的。《荆楚岁时记》里就记载有楚地传说：“共
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为疫鬼，畏赤小豆，故冬至作豆粥以禳
之。”显然，南朝时的荆州别驾宗懔记述的这个民间传说，说清了腊八粥
的源头。

远古时期，水神共工有个儿子作恶多端，死后还变成疫鬼残害百
姓，但这疫鬼却非常怕赤豆。于是，楚人便用吃赤豆粥来驱避瘟鬼。这
种以特定食物赤豆来驱避邪祟的思维，是原始巫术与早期医药观念的
融合。赤豆（赤小豆），因其色赤，被视为具神秘灵力。《神农本草经》里
说能“下水肿，排痈肿脓血”，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充分肯定了药用价
值。于是，大米与赤豆熬制的“赤豆粥”，便成为楚地先民岁末驱疫保健
的“良药”。宋代《岁时杂记》亦印证：“以赤小豆煮粥，合门食之，可免
疫。”楚人食用豆粥的传统习俗，还可以从长沙马王堆汉墓简文“熬菽

（豆）一笥”得到印证。
只是，在历史的演变中，单一的“赤豆粥”，逐渐发展成为“六宝

粥”“七宝粥”“八宝粥”，甚至十几宝。如清人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
记》对腊八粥用料的记载：“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
红豇豆、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
穰、松子及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这份精细与丰盛，折射
出习俗在都市文化中的演变与升华，也让这一碗粥，承载了超越地域
的普遍性文化符号意义。

也许，今日荆州名小吃“元豆泡糯米”，那绵软的豆汤与饱满糯米的
交融风味，正是古老“赤豆粥”在千年时空中的一道美味遗形。从祛疫
的“赤豆粥”，到融汇南北干果蜜饯的“八宝粥”，再到清末荆州御厨创制
的“散烩八宝饭”，用料由简至繁、风味不断丰富的历程，本身就是文化
传承中吸纳、创新与精致化的过程。清光绪《荆州府志》所载“寺院以豆
果杂米为糜，供而食，曰腊八粥”，正是这种融合状态的地方写照。

腊八节的珍贵，远远超出了一碗粥的滋味。这是一个完整的文化
生态系统，一套贯穿岁末的生活仪式与情感实践。荆楚之地，素有腊八
腌肉、酿腊酒、贮腊水之俗。这些活动，与食粥一样，都是“逐疫迎春”核
心主题的物质延伸与时间注脚。腊月一到，大寒踵至，阴极阳生，万物
在酷寒中萌动新机，腊八恰如“春节”这部宏大乐章的序曲。北宋诗人
苏轼《荆州十首》中的“残腊多风雪，荆人重岁时”与“爆竹惊邻鬼，驱傩
逐小儿”的诗句，定格了彼时腊月风俗的热烈场面，那傩仪中的呼号鼓
点，是与上古先民跨越千年的精神共鸣。

粥香年年依旧，而文化的记忆、家族的温情与民族的认同，就在
这袅袅热气与共享的仪式中，代代相传，永续不绝。这或许便是腊
八节穿越千年，赠予我们最深沉、最温暖的启示与力量。守护这一
碗粥的温情与传统，便是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为我们漂泊的心
灵锚定一处宁静的港湾，为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留存一份鲜活的样
本，更是守护那个让中华民族在时光长河中始终保持辨识度与凝聚
力的“精神原乡”。

谢元淮的人生行旅谢元淮的人生行旅
——田园调查手记之九·官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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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滋，这座位于江汉平原西
缘、长江南岸的小城，在中国漫长
的历史长河中并不显赫，却在清代
中叶悄然孕育出一位横跨盐政、文
学、音韵与方志的复合型人物——
谢元淮。他的一生，如同一条自武
陵山深处流出的溪水，穿过江汉平
原，汇入江淮的波涛，最终又在浩
瀚的典籍海洋中，留下一行深深的
印痕。

谢元淮出生在湖北松滋杨林
市镇官桥村，此地背靠武陵山余
脉，面朝长江支流，既得山川之气，
又受江湖之风。荆楚之地，向有

“惟楚有才”的美誉，自屈原、宋玉
以来，骚人墨客辈出。松滋虽非通
都大邑，却也文风渐盛。谢氏一
族，本是耕读之家，谢元淮自幼便
在门前“半亩方塘一鉴开”的田园
书声中长大。

童年的谢元淮，常随长辈在田
间劳作。春种秋收之间，他捧着
书，在田埂上诵读诗文，稻浪翻滚，
仿佛与书页上的平仄相互应和。
夏夜的庭院里，油灯昏黄，他伏在
案前，手不释卷。荆楚多雨，窗外
雨声淅沥，屋内读书声不绝，这是
他最早的“诗境”。武陵山的苍劲，
荆江的浩荡，谢家屋场的晨曦，台
山坪的古槐，在他的记忆中沉淀，
成为日后笔下的意象。后来，他在
《养默山房诗稿》中写下无数吟咏
山水的诗篇，其中不少意象，都能
在松滋的山川风物中找到原型。

谢元淮的仕途，与中国传统士
大夫的典型路径并无二致：读书、
应试、入仕。然而，他真正的人生
转折，却发生在远离家乡的江淮大
地。清代的盐政，是国家财政的重
要支柱之一。尤其是两淮盐区，一
向以富庶著称，却也因官商勾结、
层层盘剥而弊端丛生。传统的“纲
盐”制度，由少数官商垄断，盐价高
昂，百姓负担沉重，而国库收入却
未必相应增长。

道光年间，谢元淮受命参与两
淮盐政。他深入盐场，实地考察，
目睹了盐民的艰辛与盐商的暴利，
也看到了制度的积弊。他在《淮鹾
差改票本末》中详细记录了这一过
程：从“纲盐”到“票盐”的转变，并
非一纸政令就能完成，而是一场牵
动多方利益的艰难博弈。所谓“票
盐”，就是打破官商垄断，允许符合
条件的商人凭票运销食盐。这一
制度看似简单，却意味着对既得利
益集团的直接冲击。

谢元淮在其中扮演的，是制度
设计者与推动者的角色。他既要
说服朝廷，又要安抚旧商，更要保
障盐民与百姓的利益。在他的推
动下，两淮票盐制度逐步推行。结
果令人震惊：国库岁入大增，而百
姓的盐价却明显下降。据史料记
载，楚地百姓每年可因此节省盐钱
千四百万贯之巨。这一数字背后，
是无数普通家庭得以减轻的生活
负担，也是谢元淮作为经世之臣的
政绩所在。

然而，改革从来不是一片坦
途。谢元淮在《淮鹾差改票本末》
中，用冷静而克制的笔触，记录了
改革过程中的争论、阻力与妥协。
他并非不知官场险恶，却仍选择站
在国家与百姓的一边。这种选择，
使他在清代盐政史上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注
入了经世致用的底色。

在盐政改革的喧嚣之外，谢元
淮还有一个更为静谧的世界——养
默山房。这是他给自己书斋起的名
字，“养默”二字，既有道家“守静”之
意，也有儒家“慎言”之旨。在这里，
他褪去官员的身份，回归为一个纯
粹的读书人、诗人与词人。

《养默山房诗稿》四十卷，是他
一生诗歌创作的集大成巨册。这
些诗作，既有对江汉平原与江淮大
地的描绘，也有对仕途沉浮的感
慨，更有对民生疾苦的关切。他的
诗，不尚雕琢，却真挚深沉。读他
的诗，仿佛能看到一位行走在田
埂、盐场与书斋之间的士人，用脚
步丈量土地，用笔墨记录时代。

《养默山房诗馀》二卷，则是他
的词集。词本是宴乐之曲，发展至
清代，已成为文人抒情的重要载
体。谢元淮的词，既有婉约之致，
也有豪放之风。他写山水，清新自
然；写身世，苍凉深沉；写民生，质
朴真切。在他的词中，我们可以看
到一个经世之臣的柔情与担当。

除了诗词创作，谢元淮还对词
的音乐性与格律有着深入研究。《碎
金词谱》《碎金续谱》《碎金词韵》《词
镜》《填词浅说》等著作，构成了一个
完整的词学体系。他不仅自己填

词，更希望后人能够在清晰的格律
与音韵规范中创作。这种对规范的
重视，与其在盐政改革中对制度的
重视，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在《碎金词谱》中，他收录了五
百余首唐宋以来的经典词作，并配
以工尺谱，使这些原本只存在于文
字中的作品，重新与音乐连接。这
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却极具学
术与艺术价值。对于后世研究中
国古典词曲的音乐形态，《碎金词
谱》是绕不开的重要文献。

谢元淮不仅是诗人、词人，更
是一位严谨的音韵学家。他的《碎
金诗韵》《养默山房诗韵》《诗韵审
音》等著作，对传统诗韵进行了系
统整理与审订。在中国古典文学
中，音韵是诗歌的骨架。自《切韵》
《广韵》以来，音韵学一直是文人的
必修课。谢元淮在继承前人成果
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
对诗韵进行了细致的审音与分
类。他不仅关注平仄、押韵的规
范，更强调语音的实际变化，力求
在规范与实际之间找到平衡。

《诗韵审音》一书，体现了他对
语音细微差别的敏感。他通过大
量实例，辨析同韵字之间的细微差
别，纠正了前人韵书中的一些讹
误。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使他的
音韵学著作在清代学界具有重要
地位。对于一位活跃在盐政一线
的官员而言，能够在公务之余，投
入如此多的精力研究音韵，本身就
是一种难得的坚持。这背后，是他
对语言、对诗歌、对传统文化的深
深热爱。

除了盐政与文学，谢元淮还在
方志与边地记述方面留下了重要
成果。他总修的《云台新志》，是清
代山志中的代表作之一。云台，即
今天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一带。
这里山奇水秀，自古便是文人墨客
向往之地。谢元淮在主持修志时，
不仅记录了云台的山川形胜、名胜
古迹，还对当地的历史沿革、风俗
民情进行了系统梳理。他的《云台
新志》，体例严谨，资料翔实，既具
史学价值，又有文学色彩。

在《苗中杂诗》中，他记录了自
己在西南苗区的见闻。那里的山
川、风俗、民族关系，都在他的诗中
得到了生动呈现。这些诗作，不仅
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是研究清代
边地社会的重要史料。《鹭园咏物
绝句》则展现了他细腻的观察力与
对自然万物的怜爱。他以绝句的
形式，吟咏园中各种景物，从一花
一木到一鸟一虫，无不栩栩如生。
这些小诗，看似轻松，却体现了他
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的敏感。

谢元淮的经世之学，并不止于
盐政。他在《防海赘言》中，对清代
海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鸦片战
争之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
了中国的大门，海防问题日益凸
显。谢元淮敏锐地意识到，传统的
海防观念已经难以应对新的挑
战。在《防海赘言》中，他既肯定了
前人海防建设的经验，又指出了其
中的不足。他主张加强沿海防御
体系的建设，重视新式武器的引进
与仿制，同时强调海防与江防、陆
防的协同。虽然他的建议在当时
并未完全实现，但其中所体现的忧
患意识与开放视野，仍具有重要的
历史价值。

在货币与金融方面，他撰写了
《钞法》《钞贯说》《铸银钱以仰洋价
论》等文章。这些作品，涉及纸币
发行、货币制度改革以及应对西方
货币冲击等问题。虽然他的观点
带有时代局限，但在清代中期的语
境下，已经显示出对经济问题的深
入思考。这些看似零散的“杂著”，
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经世体
系：从盐政到海防，从货币到地方
治理，谢元淮始终试图用自己的学
识与经验，为这个正在发生巨变的
时代寻找出路。

在谢元淮的众多著作中，《迷祖
德诗》是一部颇具情感分量的作
品。这部诗集，以怀念祖先、追述祖
德为主题，体现了他对家族与乡土
的深厚情感。松滋官桥村的谢氏家
族，并非显赫世家，却有着耕读传家
的传统。谢元淮在诗中，不仅歌颂
祖先的德行，也反思自己的责任。
他深知，个人的成就，离不开家族的
养育与乡土的滋养。这种对根的珍
视，使他在仕途与学术的道路上，始
终保持着一份清醒与谦卑。

在《买愁集》中，他将自己的忧
愁与思考付诸笔端。这里的“愁”，
既有对个人身世的感慨，也有对国
家命运的忧虑。他不是那种只会
吟风弄月的文人，而是一位真正将

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连的
士人。

“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
自缄默”（尼采）。时光流转，谢元
淮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淹没
在浩瀚的清代史料之中。直到近
代，随着盐政史、词学、音韵学研究
的深入，他的著作才逐渐被学界重
新发现。《碎金词谱》因其独特的音
乐文献价值，被音乐史家与词学家
反复引用；《淮鹾差改票本末》则成
为研究清代盐政改革的必读之书；
《养默山房诗稿》与《诗馀》，为研究
清代中期诗歌与词坛提供了丰富
的素材；《云台新志》《苗中杂诗》
等，则为地域文化与边地研究提供
了重要资料。

在松滋，人们也开始重新认识
这位乡贤。乙巳岁末，我来到松
滋，采访了作家曹其华先生。曹老
师说：松滋文化馆原音乐老师雷鸣
华穷其一生，研究谢元淮。21世纪
20年代初，雷鸣华去世时，他的后
人拟将其父数十万研究草稿付之
一炬，时任县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
主席的曹其华因职责所在，抢救性
地把雷鸣华的文稿存放在了市文
化馆档案室。曹先生抱歉地一笑，
快人快语：“今天周末，文化馆放
假，恐怕难以见到雷老先生留下的
草稿了。”因急着探访谢元淮故居，
谢绝了曹先生小酌的提议，我们一
行人匆匆前往官桥村。

官桥村与湖南澧县交界，潺潺
流淌的界溪河界分湘鄂。他的故
居、他的墓地、他的诗文，成为杨林
市官桥村浓墨重彩的文化记忆。
史料记载，乾隆四十九年（1784）谢
元淮出生在官桥村。咸丰三年

（1853）谢元淮因病乞归，回官桥村
养老。《松滋县志》载，谢“归乡十余
载，视听不衰，时披简册，训迪孙
曾”，同治六年（1867）病卒，享年83
岁。一说葬于台山坪，一说葬于望
景岗，待考。

谢元淮故居遗址坐西朝东，顺
应日出东方的自然节律，吸纳朝阳
之气，体现古人“天人合一”的居住
理念；南望台山北偎界溪河，背山
面水、藏风聚气，既得山水之胜，又
具风水上的“依山傍水”吉相；门前
一条南北走向的盐茶古道，便于商
贸往来。岁月更迭，世事沧桑，眼
前的古居，仅残存半爿山墙和一不
规则墙角。墙体基脚虽存，却隐没
在丛生的杂草中，荒芜且寂寥。故
居前一月牙形“谢家大堰”，为后世
清淤而成。据文友介绍，村民邓贵
平收藏了谢元淮故居的两个方石
门当（当面刻有麒麟祥云纹）、石构
件等物件。无奈冬霭阴沉，天色昏
暗，我们一行三人，没敢贸然打扰
这位素未谋面的有心人，便匆匆驱
车踏上归程。

翌日，联系了松滋市作协周晓
胜先生，索得邓贵平的电话号码，
然后电话采访了他。邓贵平告诉
我：“除了曹主席说的雷鸣华，官桥
村还有一位名叫范计华的律师穷
一生之力，研究谢元淮。20世纪
90年代去世后，其准备出专著的手
稿，也不知散佚何处。”电话中，他
似乎有点无奈，叹息了一声。

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谢元淮
不仅是一位历史人物，更是一面镜
子，映照出中国传统士大夫“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实
践。谢元淮的一生，跨越了嘉、道、
咸、同四朝，见证了清代由盛转衰
的历史进程。

他在盐政改革中展现出的魄
力与智慧，在诗词创作中流露出的
深情与思考，在音韵与方志中体现
出的严谨与热爱，共同构成了一个
立体而丰满的形象。

他不是那些在教科书中被反
复提及的“大人物”，却恪尽职守，
以实际行动影响了无数人的生活；
他也不是那种“惊才绝艳”的天才
诗人，却用朴实而真挚的文字，记
录了一个时代的风貌。今天，当我
们翻开《养默山房诗稿》《碎金词
谱》《淮鹾差改票本末》，仿佛仍能
看到那位从松滋走出的士人，在江
汉平原的田间、江淮的盐场、云台
的山中，默默行走，静静思考。

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历史的
尘埃之中，但他的文字，却在时间的
长河中，继续发出微弱而坚定的
光。在这个意义上，谢元淮并未远
去。他仍活在那些被他精心整理的
词谱与诗韵中，活在那些记录改革
与民生的奏章与杂著里，活在松滋
的山川与江汉平原的风里。只要有
人愿意翻开这些书页，他的故事，就
会被重新讲述；他的精神，就会在新
的时代，得到新的理解与回应。

当荆州古城的风开始裹挟着腊味的醇香，当街巷深处传来
制作鱼糕的笃笃声响，我们知道，年的脚步近了。荆州，这座承
载着千年楚文化的城市，在岁末年初之际，总以它独有的方式，
将“年”这一概念，具象化为一幅幅生动的民俗画卷。

“年味荆州”栏目，就是通过捕捉这些时光中流转的瞬间，
带您走进寻常巷陌，探寻那些藏在腊肉、圆子、八宝饭里的味觉
记忆；我们将翻开泛黄的家谱，讲述祭灶、扫尘、守岁背后的文
化密码；我们将聆听老一辈人的口述，记录那些正在消逝的年
俗仪式。这不仅是一次对美食、风俗的巡礼，更是一场关于故
乡、关于传承、关于“我们从哪里来”的深情回望。

愿这一缕缕从文字中飘散出的年味，能温暖您的寒冬，唤
醒心底最柔软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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